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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扑面而来的是

这 世纪确实是崭新的时代。冷战阵营结束，对峙壁垒

冰消。一个多元的、多中心的世界格局逐步建立。这对于多灾

多难、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来说，既充满了希望和机遇，也密布

着挑战和困惑。不管怎样，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退让，总要

挺起胸膛，面对着这个轰隆隆急驶而来的新的时代列车。

我国有着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至今还是光辉灿烂，耀

眼炫目。近一百五十多年来，蒙受深重苦难，备尝艰辛，充满

了血和泪的悲惨遭遇。虽然饱经忧患，屡受折磨，仍然屹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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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东方，不夺其青云之志，未减其昂扬之风。“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屡经剑与火的

考验，腥风血雨，锻炼了各族人民报国的意志；刀光剑影，激

励了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前仆后继，越战越勇，从失败

的教训中聪明起来了，干练起来了。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北

伐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共和国的建立，一次次尝试、挫

折，再尝试、拼搏，终于以巨人般的姿态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

面前。这关键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蕴藏于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今以西方人士颇为“关心”、屡发议论的西藏为例试说明之。

世纪，藏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崛起于西藏几个河谷

地带的农业文明，把悉补野家族推上了主导地位。几代赞普励

精图治，蓄锐养精，革旧布新，日益壮大，开拓疆土，兼并部

落，最终威武雄壮的吐蕃政权和大唐王朝建立了以婚姻关系为

基线的政治联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位杰出的大唐皇裔

先后远嫁吐蕃，奠定了唐蕃友好亲情。唐蕃和盟成为千年佳

话，“和同一家，世为甥舅”。千年来，彪炳于史册的“唐蕃会

盟碑”至今矗立于拉萨，垂范于后世。就在这一时期，创制藏

文，翻译经典，《尚书》、《战国策》译成藏文，《史记》故事也

在藏区普遍流传。吐蕃上下雅爱唐风，从典章制度到衣着服

饰，大唐文化将吐蕃社会带进了一个文明的、繁荣的、雅致

的、充满了向上精神的新时代。

此后，绵延了几百年的分崩离析局面，社会进步受到了阻

滞，十分令人惋惜。

世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朝是一个英雄时代。重新

统一的藏族社会成为大元帝国的一个坚强的成员，分享了时代

的光荣。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领袖合作，敕立 万户，修筑

驿站，清查户口，测绘地图，第一次编定了《藏文大藏经》，

建筑技术空前提高，一座座壮丽的寺庙，金碧辉煌的殿宇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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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历史专著、戏剧、文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团结、统一

的西藏社会迈向了新的文明的高度。

明继元统，以“众建多封”政策，团结西藏的各教派和各

地方领袖，出现了著名的明封八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

慈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代表

西藏文化精英的高僧大德进京朝见，络绎于途。西藏地方和祖

国内地以宗教和贸易两个方面开拓了新的交流孔道。茶马互

市，盐粮交换，丝绸瓷器流向藏区；药材、矿产转来内地。印

刷术传进了西藏，使藏文得到了普及应用。一批藏文巨著成为

当时最高的学术成就，几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在内地留下了

深远的影响。

清代是以满族为主导的新的政权，在前几代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加强了与西藏地方的团结，巩固了统一。驻藏大臣制度的

建立，在最高层次上密切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五

体清文鉴》的编辑，《西域同文志》的出版，那塘版、德格版

与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遥相辉映。藏

文历书的颁发，藏医院的设立，《世界广说》的出版，说明藏

族的数学、医学和地理学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团结统一的条件下出现的。

月年 日，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空前的、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成并签字，受到举国上下各族各界人

民的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都以热情洋溢的电文

表示他们诚恳的、由衷的拥护和支持。 年西藏自治区建

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大学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设立，各项

建设事业的开展蓬蓬勃勃。特别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在西藏的实施和全国各省市人民政

府的支持，西藏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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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等大喇嘛的转

世、寻访、确认、坐床，一系列的符合藏族宗教和民族习惯的

安排，都是在中央政府指派大员主持下完成的，满足了藏族人

民的心愿。江泽民同志所题“护国利民”的匾额最透彻不过地

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宗教和宗教领袖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成功的实施，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

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西藏的体现，又是我们中华民族集体

智慧的高度发挥。我们确信无疑的是，“天下一家，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的古训，将在新的时代以中国特色的面貌深入

人心。

或藏 学（ ）是研究藏民族的专业学

科。藏族，作为中华民族 个成员之一，自古以来就生息、

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及川、

甘、青、滇四省的藏族聚居区。藏族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故

乡当然也在中国。

一般认为我国对藏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还可

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那时，学者曾留下一些对藏区山川风物

人民 世纪松习俗之记载。就语言文字而言，我国学者都认为

赞干布时期的文臣吞弥桑布扎的《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和

《字性组织法》是首创性的专著。西方世界研究藏学的创始人

匈牙利学者亚 乔玛（ ）在历山大 年发表其

《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两本专著，这是西方社会研究藏

学的发端和津梁。不妨把我们过去的藏学研究称为传统藏学，

而运用现代人文科学的手段，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

学等新的方法来研究的藏学称之为现代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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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去旧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国事日非，外敌环

伺，边疆多事，民无宁日，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维护祖

国统一，去研究中国边疆的学问，而研究藏学却非得要远渡重

洋，留学海外不可。最为典型者是中国藏学的创始人之一于道

。他就远赴法国巴泉先生（ 黎大学师从巴考（

教授苦读了五个春秋，专攻藏学。在此之前，在北京，

他已发表了专著《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情歌》 年），

此书可以看做中国现代藏学的发端之作。此后在风雨如晦的黑

暗年代里，一批学者如韩儒林、闻宥、任乃强、李安宅、于式

玉、黄明信、王沂暖、金鹏、王森、苏晋仁、柳陛祺、吴丰

培、释法尊、刘家驹、庄学本等，他们就各自所长，利用当时

的条件投身于藏学，开始进行专门性研究，发表过一些重要论

著，开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先河。

年建国伊始，就在北京筹备并于 年正式成立了

中央民族学院，率先创办藏语专业，由海外归来的于道泉教授

主其事，成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藏学人才最早的摇篮。在这里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藏学人才，其中有的如今已是蜚声中外的

学者。在经历了惨痛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挫折以后，到了

年，人们呼唤已久的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中国学术界

再度焕发出青春活力，中国藏学事业随之再度振兴，西藏大学

的建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西

南、青海等地民族院校及社科院开始招收、培养藏学专业研究

生，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们在老一辈藏学专家的指导

下，迅速出现一批观点新颖、立论正确、论证严密的成果，其

中有些填补了藏学研究的空白，已为中外学界重视。

今天看来，可以这样说，经过数代藏学学者（包括汉、

藏、蒙、满和其他民族）长期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学者们

已经为中国藏学事业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中国堪称当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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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的藏学故乡，这方面已有专文介绍 ，此处我们只就近几年

来中国藏学的发展状况做一概述。

（一）中国藏研中心的成立和发展

近 年来，经过改革开放，奋发图强，中国藏学研究在

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飞速发展，一批新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研

究工作得以顺利发展。这期间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有中国藏学

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四川国外藏学研究所、四

川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现升格

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等，为藏学人才的培养、藏学研

究广泛深入的发展提供了良 年 月好的基础。尤其是

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藏学已迈入一个崭新

时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成立的根本

宗旨是研究以西藏为主包括其他藏区在内的政治、经济、历

史、社会、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培养藏学研究人

才，组织、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繁

荣和发展我国藏学事业，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服务。

经过十年来的发展，藏研中心已成为颇具规模的藏学研究机

构。藏研中心成立后，在科研、出版、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

重大贡献。藏研中心下设部门中有社会经济、历史、宗教、当

代等四个专门性研究所，十年中他们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课

题，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元以来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

究》、对勘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西藏拉萨现存梵文

①如王尧《中国的藏学》及 载拙著

年版；杜永《藏学零墨》，台湾佛光出版社， 彬《中国近十年来藏学人才培养

的反思》， 月号。年载香港《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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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课题《中国国情丛书 拉萨卷》；国家科委“攀登”项目重

点课题《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 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西藏农民的生活 以帕拉庄园为中心的调查研究》；

年度青年社会基金课题《藏区特殊语言研究》等。在藏

研中心内创办了 年至今，已出版图中国藏学出版社，从

书 种，总数约 万余册，其中有多种图书获各类图书奖。

还参加了海内外各类书展，颇受好评，反应良好。《中国藏学》

杂 年 期志社自 月 ，创刊至今，共发刊藏、汉文版各

发表各类论文、文章 余篇。该刊现有国内订户 余

家，海外订户 家，覆盖美、英、法、俄、日、德和台湾、

香港等 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藏学领域国内外有名的档次

较高的专业性刊物。

资料工作方面，在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

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藏、

汉文档案资料，已公开出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

卷本）、《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档案史料汇编》 四世达

万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铁虎清册》等书，共约 字，为

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年至今，藏研中心还连续主办了有众多的国际友人

参加的北京中国藏学讨论会三次。十年间多次派人出国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进修和讲学，以及参加国

际书展等；同时接待外国及港台学者数百人次。这些不但增进

了藏学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国外学者客观、公正地看待、了解

西藏的真实情况和我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方针、政策。中心成立

的十年，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各族人民同国际反华势力及分裂

主义集团激烈斗争的十年。在此期间，藏学中心全体科研人员

紧紧围绕反分裂斗争这一主题做了大量工作，以翔实的史料和

贝叶经的整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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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论述，从不同角度揭露和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集

团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谎言。在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的

关键时刻，发表了《论清朝金瓶掣签及其历史意义》等一批旗

帜鲜明、论证缜密的学术研究文章，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

果。①

总之， 年来藏研中心在对西藏及其他藏区重大理论问

题和宗教问题的研究、藏学家的培养、藏学书刊的出版、全国

藏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对外交流、资料建设等方面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藏研中心的十年业绩是这期间中国藏学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藏学论著的出版

近十年来，中国藏学研究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

展，出版了一批论著，取得了相当辉煌的学术成就。

刊物（包括丛书）

《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西藏》等藏学

专业刊物继续刊发了大量论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北

民族研究》、《西北民院学报》、《青海民院学报》以及有关省级

社科刊物等也刊发了一定数量的藏学文章。单就《西藏研究》

（汉文版）而言，从 年至今，就出版了 期，刊发文章

千篇左右，涉及藏学领域的若干分支领域，如历史、宗教、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医学及史料信息等。所发文章

中，有不少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

《中国藏学》已在上面做了介绍，兹不赘。

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的《西藏知识小丛书》，已出版《元

明两代中央与西藏的关系》（邓锐龄）、《西藏的教育》（多杰才

①多杰才旦：《在中国藏学 年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月 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介绍手册也述及该中心的成立与发展。



第 9 页

旦）等十几种通俗易懂的小型专书，对藏学知识的普及、宣传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由北京、

青海、甘肃、四川、陕西、西藏等地部分学者组成），自

年 月出版至今，已出版 辑，共刊发近 篇文章，其中不

少篇目论证严密、分析精到、结论合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比如《释明代梵、藏、汉文〈法

被图〉》（王森，第 辑）、《元代萨迦本钦辨析 兼论元代西

藏地方的行政体制》（陈庆英，第 辑）、《吐蕃远古氏族

“恰”、“穆”研究 敦煌古藏文写卷 解读》（褚

俊杰，第 辑）、《唐蕃使者之研究》（苏晋仁，第 辑）、《唐、

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第 辑）等等。

四川藏学研究会杨岭多杰等主编的《四川藏学研究》（中国

藏学出版社）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刊发四川藏区社会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文化、藏医藏药方面的文章。

自 年起至今，已出版五辑，刊发了近 篇学术论文。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所编辑的《藏学研究》迄今已正式出版

辑，刊发文章 多篇，主要是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学

术论文，也有适量的人物评介文章。有些文章对藏学史上某些

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藏学

辑刊发的《论年第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除了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东嘎 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之外，

年以来的八年中又刊发的重头文章有 三探吐蕃卜辞》

（王尧、陈践， 年第 辑）、《雪山草原间的神灵家族

藏族神灵论》（丹珠昂奔， 年第 辑）、《山东长清大灵岩

寺大元国师法旨碑铭考释 辑）等。补证》（王尧， 年第

年开始了一个新的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

，已出版了第三辑，包括语言、历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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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哲学、文化艺术和书评五个栏目，收录 篇文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中

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国内外相互借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日趋突

年出。在此背景下， 年间，有热心的同志组织人

力选译国外藏学名作、名篇，编为《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从 年 月出版第 辑至

今，已出版 辑，共发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近 篇 ，约

万字。该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不但对中国藏学研究起到了良好

的借鉴和交流作用，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对外藏学翻译和

研究人才。

专集专著（含辞书和个人文集等）

十余年来，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四

、甘肃等地的民族出版社也出版和再版了与藏学研究相关的

各种汉、藏文史料、专论、辞书及个人专集等近千种，这里只

能择要简介：

语言文字方面：《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周季文等）、

《拉萨口语读本》（胡坦等）、《实用藏文文法》（格桑居冕）、

《嘉戎语研究》（林向荣）、《拉萨口语语法》（王志敬）及《藏

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等书的出版，对藏语教学的普及和

提高、对藏语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此

年度青外，藏研中心还承担了 年社科基金课题《藏区特

殊语言研究》等。上述尤其值得介绍的是《藏汉大辞典》，全

余条，是目前书藏汉双解，收词目 国内外收词最多、部

头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藏语文工具书，深受国内外藏学界的欢

迎。它是集数代若干学者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它的编辑出版在

藏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推动了藏语言的研究，而且

也为藏学其他所有领域的研究者带来益处。此书 年获吴

玉章奖 开缩印本，分金语言文字一等奖。 年再版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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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册。

藏语言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罗常培、王力、袁家骅、傅懋

勋、罗季光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教导下结出的丰硕成果，如今

年富力强、学有所成的藏语专家有许多都曾直接受教于他们。

由于老一辈专家强调语言实践和口语训练，中国的藏学专家们

一口流利的藏语更是令国外藏学界叹服。近十年来，藏语研究

逐步深入，取得了某些新的成果；声调研究继续为人们所关

注，并有所突破；同时语法研究也有某些成就；综合性和专科

性藏语辞典陆续出版近 种，意味着藏语辞典学的繁荣；方

言的描写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出版了一些方言辞典，这些都为

藏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可喜景象。方言间的比较研究、藏语史的

研究、汉藏语系语言间的比较研究等著述相对较少，依然具有

广阔的前景；但这些课题难度较大，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要从

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要对各主要方言进行详尽的描写外，还

应根据文献资料编撰断代藏语辞典，有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才能谈得上藏语史和藏语方言的历史的比较和研究，尔后才有

助于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因此，这些领域尚待学者们进行

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

历史（宗教）方面：藏族历史（包括宗教史）的研究，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藏文（及汉文）史籍的发掘、整理和翻译出

版。近十年来，这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翻译出版（含再

版）《青史》、《红史》、《新红史》、《王统世系明鉴》（又译《西

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派源流》、《萨迦世系

史》、《萨迦世系史续篇》、《郎世家族史》、《安多政教史》（又

译《多麦教法史》）、《雅隆尊者教法史》、《印度佛教史》、《米

拉日巴传》、 传》、《贤者喜宴》（节译）等等，编辑刊《颇罗

印了《册府元龟吐蕃史料笺证》、《资治通鉴吐蕃史料》、《藏族

史料》（一（）二（）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卷本案史料选编》 ）、对勘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

等重要著作，为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

料。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专书有如《藏族史

略》、《藏族史要》、《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安多藏族史

略》、《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蒙藏关系史研究》、《藏族部落制

度研究》、《吐蕃文化》、《丝路文化 吐蕃卷》、《宗喀巴评传》、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传佛教发展史纲》、《藏传因明学》、

《元朝帝师八思巴》、《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等；个人

专集有《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李安宅藏学研究文选》、《西

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藏史丛考》（陈楠）等。上述专书中

《吐蕃文化》系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之一，《宗喀巴评传》系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思想家评传”

种之一。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

翔实地以史料求证，用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杰

作。它虽然 年在 年才正式出版，但早在 月即由中

国科学院民族社会历史室编印成册流传和影响于学界，对藏传

佛教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关系研究》则以翔买而丰富的史料，严密而科学的求证，严正

而有力地驳斥了国外某些错误论调，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自

世纪起西藏地方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

史事实。而个人专集则是不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学术生涯中的精

选之作，既反应了不同时代的学术背景和风格，又反映了学者

不同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法。由西藏著名学者恰白 次旦平措、

吴坚、平措次仁编撰的《西藏通诺章 史》藏文本、汉文译本，

月出版。王贵、喜饶西藏古籍出版社， 年 尼玛、唐家

卫 年三人合著：《西藏历史地位辨》， 月，民族出版社

出版。石硕著：《西藏文 年四川人民出明东向发展史》，

版社出版。这是极为重要的三部新作，已受到多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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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小雅山之石，可以攻玉。（”《诗 鹤鸣》）近十年来，

中国藏学界不但出版本国学者的著述，而且一如既往地重视国

外藏学名著的译介工作。中国藏学出版社专门推出“汉译国外

藏学名著丛书”，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藏学译著。

如《西藏的贵族和政府》、《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西藏的文

明》、《西藏研究文献目录》、《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现代西藏

的诞生》、《西藏的 西藏现鬼怪和神灵》、《喇嘛王国的覆灭

代史》、《西藏佛教密宗》等大批译著，它们对中国藏学的研究

方法、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等均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近年来基本上同过去一样，中国藏学界“对于西藏历史的

研究平面铺叙的较多，整体流动分析探索较少，旧史料重复沿

袭较多，新资料的发掘较少，故藏族史的研究尚有待深化，而

宗教研究并不平衡，本教（即佛教以外）的研究，竟成为空白

状态，至今还没有一本专书。佛教研究亦缺乏具有哲学高度的

深入探索，对于藏传佛教的思辨性理论如何为狂迷的实践所掩

盖，以及其他若干思想、意义和义理上的特点也有待深入（研

究）”。藏族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重要历史人物和大学者。目

前只对其极少数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有关传记，但还远

远不够，尚需加强。如果说不同之处，就是近十年来藏族史研

究的重心有所转移，着眼于元以后的著述中的优秀作品较多。

年文学方面：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文学

史》，可以说是该领域的总结性成果。该书的编写任务是中央

民族学院藏语教研组 年就 年接受了的，几编几改，近

后才得以正式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众多学者的辛劳和

汗水。已故的佟锦华的《藏族古典文学》提纲挈领，简明通

俗，有利于藏族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此外，一批多层次的藏

族文学作品如民歌、民间故事、藏戏及藏族历史人物传记（如

《米拉日巴传》等）的翻译和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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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园地。而世人瞩目的《格萨尔》研究，早 世纪 年在

代王沂暖先生就从事搜集和翻译，全面的研究工作则始于

世纪 年代，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全国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

组 世纪 年代中后期，北京、西藏、四川、甘肃、青海。

等省市有关出版社纷纷出版藏、汉文本《格萨尔王传》，计有

余部，基本上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

坚买的基础。如今这部伟大史诗的研究已在全国形成一定规

模，《格萨尔研究集刊》的出版使许多优秀论文得以问世，并

在国际藏学界产生影响；但是，研究工作有待向纵深发展，研

究队伍有待全面协调，这样方可避免盲目性和重复劳动。

敦煌吐蕃文献研究：这是中国敦煌学的重要分支，专门研

究敦煌藏文写卷，即收藏在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古藏文写本，

包括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窃去国外的写卷在内，共约

个卷号 世纪。早在 年代，于道泉先生游学法、英

时，就曾收集了一批写卷的缩微胶卷带回国内；尔后又通过多

种渠道获取一部分敦煌古藏文写卷的影印本、复制件及其出版

物，有如巴考等人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版

《敦煌吐蕃文献选集》 ）等等。中国学者正是在对这些

古藏文写卷进行释读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藏族古代语言、历

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敦煌

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王尧、陈践）是此领域国内的首部力

作。由于此书有助于藏学诸多领域，历史、文学、语言、宗

教、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所依托，颇受国内外学术界青

睐 ， 年民族出版社又 开出版了它的增订本，改原有的

开本，内容、体例、装帧等方面都面目一新本为 。此后，

我与陈践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敦煌吐蕃文献论著，如《敦煌

吐蕃文献选》、《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释读》、《吐蕃简牍综录》、

《吐蕃文献选》等等，并就若干写卷发表了关于吐蕃兵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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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官制以及占卜术、医术等一系列的论文。在他们的带动

下，一批能解读、分析、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青年学者继续

深入探索。

在研究敦煌写卷的同时，还对吐蕃时期的金石碑铭进行了

搜集、翻译和研究， 年文物版的《吐蕃金石录》（王尧）

是国内在此领域的开创之作。李方桂、柯蔚南先生合著“

”一书时，它成为这一领域最

全面的、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

来，国内学者解读、翻译和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文章，散见

于各类刊物的已有近百篇。敦煌写卷涉及面很广，有历史、宗

教、语言、文化、医药、法律、占卜等方面；加上当时唐蕃特

殊的关系，其内容有好些还与古代汉文典籍有关。因此，要从

事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求研究者有良好的藏、汉文语言、历

史、宗教等知识基础；要将这门学问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就有

必要发现和培养有志于斯的青年人才，这样方可继往开来、日

益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出版社于 年出版的《法国巴黎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写卷解题目录》（王尧主编，陈践、

褚俊杰、熊文彬、王维强编写，王启龙协编），成为国内第一

部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工具书。此外《敦煌本吐蕃文书

集成》、《唐代藏语词典》等项也在准备之中，可望在不久撰成

出版。

藏医药及藏族科技研究：这方面近十年又有一定数量的论

述问世（包括上述《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释读》），但与其他传

统学科如历史、宗教相比，却颇失衡。就以《中国藏学》（汉

文版）为例，自从创刊以来，藏医药和科技方面的研究论文只

发表了 篇。另据《中国藏学》 期年第 所刊

上、下 ），年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 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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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发表了近 篇文章，其中，医药卫生类只刊发了

篇，科技（建筑）类只刊了 篇。由此看来，藏医药和藏族

科技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待重点扶持、全面加强。

政治经济研究：这方面在近十年来得到了大力加强，可谓

硕果累累。《中国藏学》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近千篇文章中，

就有约 篇属于此类。这些文章大多结合社会历史对西藏及

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现状进行考察和研究，直接服务现代藏

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在此期间，全国

出版的藏学著 。其中有些作中，属于此类的至少占总数的

是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比如藏研中心的《中国国情

丛书 拉萨卷》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属国家科委“攀登”项目重点课题等；

有些是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结合，相互论证，对某些社会历史

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比如《迪庆藏族社会史》、《果洛藏

族社会》等属之。这些成果资料翔实、多数直接来源于对藏族

现实社会的第一手调查，又直接服务于社会。相信今后这方面

的研究还会得到拓展和加深，将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发达。

（三）人才培养

近 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

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中国藏学研究也不例外。除了

年前已建立的西藏社会科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所、中央

民族学院藏学所之外， 年以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

省国外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四川藏学研究会、

甘肃藏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建立。这些单位同前文

所述的众多刊物和有关出版社等，为发现和培养藏学人才提供

年恢复研究生了宝贵的环境。自 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已

经招收百余名 年藏学的硕士、博士生，其中有近百名是

以来的十年内招收和培养的。他们中有许多在老一代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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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和指导下，已成为有关研究机构的业务骨干和专家。格

勒、熊文彬、周炜、谢继胜、张云、杜永彬、苏发祥、王启龙

等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科研成果有些具有创

见性，填补了某些空白，为中国藏学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带

来了勃勃生机。

尽管藏学人才培养单位和老一辈藏学家们都非常重视从语

言入手，培养青年藏学人才的基本功，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历史

和传统方面的诸多因素，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还存在较大差距，

故而近十年来藏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根本性的变化不多，藏族学

生的汉文修养和汉族学生的藏文基础都有待加强。由于改革开

放的需要，学术领域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汉、藏两族有志于藏

学研究的学生都有必要真正掌握一至两门外语，才能满足今后

日益增多的对外学术交流的需要，才能知彼知己、扬长避短。

人才培养的格局也没有重大改变，历史、文学、语言方面

依然占重头；而藏医药及科技方面研究人才的培养由于受主、

客观条件的限制，依然冷清，需要全社会和藏学界的鼎力支持

和帮助。相信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藏学人才培养的格局会日

趋合理。

概而言之，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随着以藏研中心为代表的一

些新的藏学研究单位的相继成立，藏学出版物也相继增加，藏

学人才的培养规模也有所扩大，藏学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藏学

领域的对外交流也日渐增多。可以说，新中国的现代藏学研究

已经突破传统藏学大、小“五明”范畴 ，发展成为对藏族及

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语言、

“明”是梵文 的意译，原意为学问，来源于古印度佛教。大、小

“五明”是教授学徒的两种学问系统。大“五明”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

明、内明。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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